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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喜欢梅花。打小时候起，妈妈就给我讲过许多关于腊梅
傲霜斗雪的故事。到了上学读书的时候，爸爸经常摇头晃脑地教我背
诵一些咏梅的诗词，什么“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
暗香来”，什么“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
一树梅花一放翁”。望着父亲专注而陶醉的表情，小小的我也似乎品
味出了梅花的高雅与芬芳。

在父母亲的熏陶下,我对梅花怀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最初是因为我
姓梅的缘故。我的父亲在我读一年级时就跟我说：“梅花开在冬天，愈
是寒冷，花开的越精神，越秀气。你出生在寒冬腊月，正是梅花盛开的
季节，正因为如此，给你取名春，寓意寒梅迎春，希望你做个顶天立地
的好男儿”。

也许正因为我对梅的钟情,或是我和梅的缘分太深,冥冥之中竟然
从江苏来到了闽清，真正融入到了梅的土地上，在梅溪河水的滋润下，
茁壮成长！

走上工作岗位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梅的爱恋更是有过之而
无不及，因为我从儿时对梅单纯的喜爱逐步转变为对梅花那顽强不屈
精神的赞叹。自古以来，她和松、竹被人们誉为“岁寒三友”。暑尽冬
来，迎风斗寒，经霜雪而不凋，历四时而常茂，充分体现了梅花不畏困
难，不俱压力的强大生命力。这是一种人们看不见而确实存在的品
格，不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吗？

2017年年初，闽清县委书记许用贵寄语全县干部群众“闽清干部
要爱闽清，闽清人民要爱闽清，让我们的足迹踏遍1466平方公里，让我
们的汗水汇入一江五溪，让草木生情山水共画”，提出要大力弘扬“梅
花精神”，提振干部精气神，共建美好家园。

傲雪迎霜，凌寒飘香；五翼向心，爱我闽清。“梅花精神”的提出，凝
结了闽清这座千年古邑的历史、文化与民情，反映了闽清人的价值追
求、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

三九严寒,一支红梅独立于冰天雪地中，一身铮铮傲骨引英雄豪情
万丈,一代伟人心怀激昂挥毫写就“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梅,就是这样被赋于灵性,与人为侣。成为“闽清精神”的象征!
如梅人生,便是无悔人生!
我爱梅，因为我姓梅，更因为闽清简称“梅”，而最至关重要的是因

为“梅花精神”亦是“闽清精神”!
我爱你，梅!我最亲爱的闽清!

如如 梅梅 人人 生生
○ 进修校二附小 梅 春

一
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去一家理发店剪

发。站在门口瞅见店里一位中年女师傅两手
正忙乎着，旁边还坐着两位客人在等候。

正踌躇不决进还是不进东张西望时，一
眼瞥见隔壁间的玻璃门上赫然贴着“盲人按
摩 专业培训”八个大字。心想，听说盲人的
技术不赖，最近自己腿脚不利索，正好趁此机
会来个按摩也不错。

想着便推门而入，一股清凉的空调冷气
迎面扑来。

不甚宽敞明亮的房间里有两张按摩床。
靠里的是一位年轻的盲女按摩师正在给一个
男青年搓背。听见声响，她抬起头翻着白眼
往门口看。

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正脸朝里背
朝外地坐在床上歇息，发觉有人进来，站起身
对着我，两手拍打着床铺热情地打招呼：“请
坐，请坐！”

他身材高大，宽大的额头下架着一副黑
漆幽深的墨镜，灰色衬衣外套着一件敞开的
白大褂，显然是位地道的盲人按摩师。

我正躺到床上去，突然想起要先看一下
时间是多少，就朝墙上四处张望，寻找挂钟，
结果没找到。心里不禁在敲着小鼓：盲人啥
都看不见，怎么给客人计算时间呢？

正当我疑惑不解想发问时，看见他右食
指往左手腕上的黑色手表上的按钮一摁，只
听“嘀”的一声，一道荧光快速地闪了一下，就
从手表里蹦出来一句话：“14点30分。”

像是电视上看到的机器人“小度”甜美稚
嫩的嗓音，又像是一只飞翔在空中的云雀，发
出的一串悦耳动听的银铃般的叫声，清脆爽
朗，听了舒服。

这个小玩意真好。特别是对盲人来说，
既简便又实用，顾客也放心。

我遵照嘱咐和衣仰卧在床上。他一双宽
大的手掌搓了搓开始工作。

首先从额头中间的印堂到两边角的太阳
穴，再到头顶百会、后脑勺风池、颈椎、大椎、
肩井、手臂……

师傅专心致志地机械地重复着摩擦、揉
按、捶打、扭捏、抻拉、滚动的不同手法。

按照从上到下的经络走势一路按下来，
动作娴熟，力道适中，刚柔相济，有一定的中
医涵养和知识，不是随便胡乱按摩，显然是受
过专业培训的。

我静躺着闭目养神。耳畔不时传来有节
奏的轻微柔和的摩挲声、用力叩击的啪啪声，
和师傅粗重的喘息声。

二
为了打破沉闷，我没话找话：

“师傅，您是哪里人呀？”
“贵州，贵阳。”
“那……眼睛是……”
“上中学时一次意外事故伤到的。”
“哦……”
我为他感到惋惜，又怕提到具体什么事

故会使他再次受刺激伤心流泪，就没问他怎
么受的伤。

“那你怎么来这么远的地方了？”我好奇
地问。

“来福建的莆田学按摩。后来认识了现
在的妻子，她是当地人，在一家鞋厂上班。”

“都来十几年了，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他顿了顿，接着稍稍拉高了一点声调说，似乎
在艰辛的生活中又拥有一点点的志得意满。

他妻子是盲人吗？盲人怎么能在鞋厂上
班，也是残疾人吗？转念一想，对不熟悉的人
打破砂锅问到底，打探消息，也是一种不礼貌
的行为，我欲言又止。

他要我翻个身，从背、腰、臀、后腿……一
个部位一个部位地继续往下按。

突然，“哗啦”一声响，吓了我一跳。原
来，师傅不小心撞到了旁边的一张桌子，装在
一个开口纸箱里的十几个竹罐子，噼里啪啦
地纷纷丢落，滚得满地都是。

他慌忙蹲到地上，两手磕磕碰碰地摸摸
索索，把罐子一个一个地捡起来。看样子，他
一点都看不见。

“对不起，对不起！”他连连抱歉！
“没关系。慢慢来。”我安慰着他。
“我本来是在海口，按摩一小时是70块，

这里是60块。在澳门一小时是300块，但那

里离家太远了，没有去。”
“在海口能多挣点就多挣点。这次是小

孩生病了，不得已才回来的。”他有点无奈地
又接着说，“孩子得的是急性脑膜炎，在镇医
院治了几天没见效，前几天才转到城里来
的。”

他告诉我说，孩子读五年级，很听话很
乖。现在病了，一家人都很着急。住在医院
的重症病房里，一天就要花费5千元。

一天 5 千元的高额诊疗费，对于一对外
来工夫妇来讲，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对于一个
残疾人家庭来说，更是不啻于雪上加霜。我
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为了筹钱给孩子看病，盲父亲不辞旅途
辛苦，拄着盲杖，一路踢踢踏踏，不远万里赶
回来。一刻也不敢懈怠，东家问西家询，才找
到这个促狭的小店来打工。

为了生活，他像只不知疲倦的候鸟，摸索
着从西飞到东，又从东飞到南……中间的艰
难险阻和人间冷暖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说，因为初来咋到，人生地不熟，从这
里去医院打车来回就要四十来元，还见不到
儿子。只去过一回就没去了。

面对每天花钱如流水的尴尬局面，他唯
一能做的就是用他那双手，奋力地为人们服
务，以换取微薄的收入。即使汗流浃背，腰酸
背痛，也毫无怨言，在所不惜。

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遇到困难就长吁短
叹，黑洞洞的墨镜掩映中也看不出他的愁眉
苦脸。只看到紧抿的嘴角透出一股坚毅。

他说，昨天妻子打电话来告诉他，儿子会
讨要东西吃了。

说这话时，他的语气里露出一丝丝的欣
慰。

“那就好，那就好！”我为那个痛苦无助可
怜的小男孩有所好转而高兴。

三

听了盲师傅的话，见不得别人悲伤的我，
躺在床上心里盘着小九九，怎样才能帮帮他。

那天因为走得急，身上没带多少钱，就那
么一张百元大钞和十几元零钱，剪发要十元，
还要买菜。最多只能在这100元上做文章。

按摩一小时是60元，1分钟1元，10分钟
就是10元，100元可以按100分钟。

可那个女老板要收一半的工钱。他只有
50元的收入却要为我服务100分钟，够累的。

我如果把原计划一小时增加20分钟，他
只要按 80 分钟，如果把剩下的 20 元给他小
孩，那么他就有60元的收入。

我主意已定，就按这么办。眼看一小时
就要到了，我马上就叫师傅从原来的一小时
增加到80分钟。

师傅爽快地答应道：“好哩，您怎么说我
就怎么做。”他显然有点儿高兴，毕竟在求告
无门的困境中可以增加10元的收入。

……
“15点45分。”过了许久，小精灵般的“小

度”躲在表壳里提醒我们，离3点50分只有5
分钟了。

又过了好一会儿，我就对师傅说时间到
了。他笑笑说：“没事，没事，给你多按几分钟
没问题，反正现在又没有其他人。”

完工后，我掏出那张百元钞票给女老板，
特意说明把剩下的20元给师傅小孩买吃的。

两位盲师傅听了都异口同声地说“谢谢，
谢谢！真是太谢谢了！”

“不谢，很不好意思，这只是我的一点心
意……”我确实只想给他们带去一丝丝温暖。

区区20元微不足道，也许只不过是一碗
牛肉面的价钱，还不足有钱人的一根汗毛。

刚巧这一天只带这么多钱，不然也会多
拿点。我怀着不尽人意的一丁愧疚离开他
们。

时间过去了许多天，那个素未谋面的小
男孩现在到底怎样了？我时不时地会想起
他。真想再一次去光顾那家店铺，问问情况。

遗憾的是，事与愿违，前几天一不小心滑
了一跤闪了下腰，出不了门了……

张爱玲说“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祝
福师傅一家人能顺利地淌过这条坎坷曲折的
人生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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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碧琴

我家古厝，位于闽清坂东麟田村牛坪山山麓下，依
山朝东，是闽清二中的右邻。古厝约有200年沧桑历
史。从我辈上溯六代前，由一位钟玑公建造的，主屋八
扇七直土木结构，建筑精巧，古穆精雅。主屋中心处是
雕梁画栋、堂皇华丽的厅堂。厅堂前是天井，其左右两
旁有三直披舍。天井前有一走廊，走廊外沿有高高的
围墙将主屋封闭，只在中间开一大门，白天开放，晚间
关闭。主屋左右两边，还有一排横厝。主屋
大门前开辟有两三亩种植花果的园地，是主
人赏花种果休闲之所。每年春暖花开，园里
花鲜叶茂，香气荡漾，引来蜂飞蝶舞。园里
还种有几株桃李，春风吹来，桃花李花次弟
开放，桃红李白。散步园中，令人怡情悦性，
爽心悦目。古厝四周还有一大圈围墙，把主
屋、横厝、园地，严严实实包围起来。园地中
间有一步行道，是连接主屋大门与围墙大门
的通道。想当年，古厝建造宏伟，造型优美，
较邻里的房子显得更为雄伟壮观，庄严宏
丽。

时光悠悠，岁月匆匆。古厝经历百年之
后，便逐渐破损。围墙经风雨侵蚀，横厝经
蚂蚁蛀腐，就慢慢墙倒房塌，剩下宅基，成了
猪舍、菜地。

古厝居住着钟玑公的后裔，到我“垂”字
辈已是第六代遗孙。从我懂事开始，古厝住
有六七户农家，有30多人。他们文化不高，
一般男人小时读一两年私塾就参加农田劳
动；女人都是文盲农妇，料理家务，扶夫教
子。古厝的男人多是以农为主，兼做木雕工
艺。他们勤劳节俭，老实巴交，安分守己，过
着一般山区农家贫穷生活。我的父辈林才草、林才香、
林才平等老雕匠，雕刻技艺出类拔萃，技压群雄。旧社
会家乡村民有一流俗，每年正月都会举办游神活动，其
中必有抬着“香亭”参与游行。“香亭”塔状，四脚，层层
叠叠，髙约两米许，用硬木精雕细刻建造而成。各层装
饰华丽堂皇，雕刻有亭台殿阁，帝王将相、飞禽走兽，神
仙鬼怪等。一块园柱形或四角形硬木，攥在师傅们手

上，他们沉思默想片刻，拿起刀凿，咔咔嚓嚓一会，便现
出粗柸，再经过半天脸面手脚、飞禽走兽形态的精雕细
刻，就惟妙惟肖地出现千奇百态的形象来。我儿时常
看到师傅们雕刻的关公骑马提刀、李逵鲁莽挥斧、武松
拳击猛虎、铁拐子跛脚行走等栩栩如生的生动形象。
师傅们将这造型优美木雕，经过油膝，亮光闪耀，把它
装饰在“香亭”上，就显得豪华壮观，引人注目。

除了雕刻“香亭”，有人建造水榭亭廊，
古刹庙宇、豪华住宅，需要雕梁画栋的，师傅
们不时也会被人请去雕刻，赚取零钱以补家
用。

厝里人除了务农做工外，个别人也有干
其他职业的。我年幼时有位叫“八叔公”的，
我常见他头戴拖到后背的里红外黑的风帽，
身穿青色长袍出入大门。他家书橱上医书
颇多，看来是位老中医，常外出给人看病。
他无子女，死后所有房间、书籍，都被远房亲
属继承了。另有一位我叫“吓大”的，是位经
商者。他会杀猪卖肉，做厨开馆。他为人大
方，儿时到他店里常被请吃扁肉，味道特
佳。另有个别人家或女孩出嫁后，去南洋谋
生的。

1949 年家乡解放后，随之破除迷信、停
止游神活动，少有乡人集资雇人雕刻“香
亭”。随着先辈民间艺人年老辞世，其技艺
也后继无人了。

1958年大跃进年代，这座老厝被统调给
当时的闽清一中（当时校址在文泉中学）做
为学生“学工学农”的砖瓦厂，原住户被分散
到村里其他农屋去住。好在一两年后，闽一

中退出砖瓦厂，经粗略修复后，原住民回归古厝。虽已
损坏颇多，但还算幸运吧！

斗转星移，流年似水，古厝年深日久愈加破损，许
多椽梁楼板都被蚂蚁侵蛀，成了危房。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人便在老屋四
周建起新房，搬离古厝，古厝便愈加冷落萧瑟，最后全
部搬出，成了陈放杂物、饲养鸡鸭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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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吟怀
○ 黄胤

银河阻隔难相会，神话传言久远留。
玉帝无端勒织女，鹊桥有幸渡牵牛。
人间伴侣多欢乐，天上婵娟却苦愁。
但愿九霄开禁锢，夫妻恩爱聚琼楼。

词：长相思

思悠悠，愁悠悠，牛郎织女阻隔忧。只能七
夕求。

情相投，意相投，但愿九霄禁锢休。夫妻恩
爱酬。

莲宅荷田
○ 林洪谋

山村藏景秀，菡萏满田中。
叶展无瑕碧，花开别样红。
蜜蜂亲蕊簇，玉女笑荷丛。
胜境怡人醉，流连忘尽忡。

我是一盒酸奶，和我的伙伴们安静地站在货架上。有一天，一对
姐妹买走了我们，姐姐撕开塑料薄膜随手丢弃，我依稀记得，薄膜在风
中越飘越远，它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再见了兄弟，我再也保护不了你
们了”。随后便不知去向。

妹妹先喝完了我的伙伴，将它扔进了“可回收垃圾”，“真好，它找
到了正确归宿，我应该在下一个‘可回收垃圾’吧，离我的伙伴不算
远，”我想。喝我的是姐姐，没想到，我喝完后被她随手往桥上丢了出
去，我在空中被桥栏撞地头晕目眩，最后落在了河里，我在河上孤单地
漂啊漂。

漂了不知多久，我遇见了铁丝，它看起来很伤心，“兄弟，你怎么
了？看起来不太好的样子。”铁丝垂着头回答我：“我和我的伙伴走散
了，它在河流地冲击下，扎进了一只鱼的身体里”，“天哪！”，我想，幸好
我不会对它们造成伤害，“祝你好运，兄弟。”我继续漂泊着，遇到了绳
子，“绳子兄弟，你怎么只剩下半根了？”绳子看起来很没精神，“我…我
的另外半截圈到一只龟的脖子上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它，就已
经被河浪推了出去。

我又继续地漂，不知又过了多久，暴雨把我击溃，大浪将我打碎，
我意识模糊，体无完肤，最后的记忆碎片是，一个小孩在蹲在河边捧着
混杂着我的河水，送入了口中……

“无意”伤害
○ 林泽

我是月光下一株洁净的湖莲
盛开在思念与思念之间

我是乐府里弹唱千年的莲叶
娉婷在你枕着水的身前
清音悠扬 默读沉睡的酣颜

我是相思崖底你不经意带落的莲影
流连在你醉卧的的青石间
云烟缭绕 聆听远方寂寞的筝弦

我是三生石畔你寻找了五百年的莲心
守候在你途经的忘川河边
水流不息 轮回的苦涩被遗忘遮掩

我是明月满庭里
伊人亭亭如莲的心事
借一阕清风成诗 展一方素帕成词
日日夜夜 吟咏在你轻蹙的眉间

月光下的莲
○ 陈碧辉

初春里酷似盛夏的周末接近尾声，冷空气似回马
枪。值班回家的路上，迎面吹过来的风有了凉到骨子
里的力道，在渐行间，随着电单车的加速，我感觉到了
冷，明天或是今夜里会迎来一场萧瑟的雨吧，而后，春
寒继续着它的料峭，冬日重温。

四季原本就是这么交相更替，彼此客串的，你中
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或许再叠上你的身影，反复无
常，未为不可。

昨天趁着艳阳去看了桃花，比我想象中，花们绽
放得神速，竞相开放如滴血的红，夹着三两株粉红，粉
白，格外可人。带了相机却没有拍多少张有我亦有花
的片片，心里怯怯，无助的惶恐，年年岁岁花相似，岁
岁年年人不同。

花儿们比我等勇敢，拼尽了心力，忘我地绚丽一
场。

而我，缩头缩尾踯躅着前行，生怕错过或许更美
丽的将来。

桃花盛开的地方，让人向往。赏花累了，坐在树
下石板凳上，环顾，见着不远处有三两位老者，带着专
业的摄影器材，专注于自己的创作。

陶醉在自己的喜好里是幸福的。
如我，坐在荧屏前流水般潺潺地敲字是快乐的。
那些晦涩难言的日子，于我便是折磨。
三月走过，柳絮散落，时光太匆匆
翻阅昨日，蒙尘的心事，恍恍惚惚，已经隔世
遗憾无法说……
那一片桃花盛开的地方

桃花盛开的地方
○ 刘若君







































雄鸡一唱普天白，磨难百年迎太平。

奋发图强扬帜炽，登攀茹苦感时峥。

初心总为群黎梦，使命常怀家国情。

凭揽河山春永驻，莺歌燕舞向光明。

建国七十周年感怀
○ 陈孝贤

论 读 书
○ 陈孝贤

学如瀚海拾珍珠，铁杵磨针无坦途。
开卷洞明天下事，摘文通达个中隅。
做人最是勤为本，立志当能苦忘躯。
博览长滋高雅趣，后生敢问不成儒。


